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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空肚皮


我一直认为自己缺少色彩和个性，空无一物的人。总觉得自己是腹中空空的容器，里面根本没有可以称作内容的东西。没有明显的缺点，也没有过人之处。




序言：鬼话连篇的男人







过去有段时间，我请过几乎所有认识的人看电影，不分男女。

没什么特殊目的吧，请一个女孩子看的时候，她斜斜看了我一眼。

只是不想一个人看电影而已，我回答。

那为什么每次都看恐怖片？一定不怀好意，她继续斜眼看我。

喜欢恐怖片给人的意外感，本身是个单调的人，希望能看到曲折的人生，我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她笑了。

其实我更想成为一个女孩子口中鬼话连篇的男人，可惜先天条件与后天条件同样糟糕，无法实现，只能每天无所事事在网络上编点「晚安故事」给小伙伴们看看。

喜欢听鬼故事的人见到我总是会失望，因为我一个都讲不出来，只会支支吾吾，词不达意。迄今为止，我介绍的恐怖片，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看，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描述贫乏至极，如果导演在场，一定会当场气死，或者掐死我，当然，能巧言如簧的话，我也许早就成为自己理想中鬼话连篇的男人了。

你将看到的这些小故事都短得离谱，自然证明了我人生的乏善可陈，而且，所有故事都不像鬼话，更像一个笑话，有朋友说我编的鬼故事都好好笑，诚如斯言。

最后，所有的鬼故事，都是关于人的。




下酒



打算一醉方休，买了一罐350ML的罐装啤酒，游走在午夜的街头，喝了一半，才发觉世上最无趣的就是没有下酒菜光喝酒。

喂喂，姑娘们，我冲着迎面走来的几位姑娘喊道，请问，你们有谁姓蔡吗？




左手



昨晚我梦见在啃自己的手，酷爱煲汤的女同事说道。

从左手的食指开始啃，接着其他四根手指，然后胳膊，明知是梦，想醒却不能醒，只能继续。坦白说，肱二头肌不要刻意锻炼太多，吃的时候不好嚼。女同事喝了一口汤继续说道，身体缺什么会以它的方式提醒你，所以今天我特意炖了黄豆猪蹄汤补补。

但是，有同事接道，我们刚刚是问你的左手哪去了？




跑



地铁里，女儿跑来跑去，妈妈只是低头看着手机，终于舍得抬起头时，女儿已经折返车厢跑了无数趟。

回来，妈妈吼了一句，我只说一次。

女儿乖乖回到妈妈身边，乖乖爬上座位，静静看着地铁窗外疾驰而过的隧道不变的浓稠的黑暗。

许久，女儿回头对妈妈说道，妈妈，求你，再来一次好吗？像刚才一样，你在窗外，我在车里，比谁跑得快。




其他



街角新开了一家餐厅，店面不大，门头上四个大字「吃什么」，菜单上皆是「随便」，「你点就好」之类的菜名。

平时不能让我点菜，因为我总是想把菜单上的菜全部点一遍，不过，今天有人请客，另当别论，我点了菜单上最贵的那道名为「其他」的菜，或许是餐厅空调不足，请客的人满头是汗。

一般说最好的餐厅，总是需要等位，或等菜。因为漫长的等待过程让人饥不择食，而饥饿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调味料。

我对「其他」这道菜充满了期待，越是漫长的等待，越是期待，待见四个服务生费力抬出足以容下一只烤全驼的偌大盘子，我觉得值了。

笑眯眯的餐厅经理现身一鞠躬道，贵客盈门，失礼失礼。

话音落，便一把揭开严严实实遮着大盘的杭绣丝绸，上面躺着一裸身男子，身上两长两短横切四刀，竖剖两刀，斜入两刀，深可见骨，呈「其」字。

贵客慢用，本餐厅随后将推出「其它」与「其她」两道特色菜哦！笑吟吟的餐厅经理笑吟吟道。




盒子



进地铁时，头被门夹了一下，不过，幸好赶上了末班车。

车厢里泾渭分明，一排挤得满满当当，一排只坐了一男子，抱着个盒子。我在男子身边坐下，他没看我，我瞥了一眼他，和他手中的盒子，问道：骨灰盒？

嗯，男子回道，我的。

车厢内陷入寂静。

烧起来有点痛吧？我问，脑子一定夹出问题了。

嗯，男子答，刚开始有点。




水龙头



上一次水龙头不出水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儿，半夜上完厕所，我一下子不能适应，愣愣盯着龙头看了很久，不知所措。

刚想关上，水出来了，黑色的，我伸手接了一掬细看，是头发，不停地涌出，赶紧拧上龙头，依然流了满满一池，黑魆魆的。

这年头，自来水厂真不靠谱，我一边骂一边捞一边扔，收拾完了，继续回床睡觉。




铲子



喂，你有铲子吗？在公司正加班呢，同事发来短信。

我不知道铲子是不是每家公司的常备物品，我回了一个短信：不过，我可以先去公司储藏室看看。

谢谢。同事回道。

说来也巧，我还真找到了一把铲子，粘着风干的泥，抖一抖落了一地，可能是某次植树节的杰作。

真有铲子，我刚回了短信，手机滴一声短信响，同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马上回了短信：

太好了，刚刚我拍着肚皮唱着歌，高高兴兴来加班，「咣当」，楼上砸下一块巨大无比的玻璃，能麻烦你下楼，帮忙把我铲起来吗？




待我长发及腰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贞子说。




冰棍



为什么每天请我喝咖啡？她问。

因为我喜欢咖啡味儿的舌头，我说，喝多了，舌头上自然就会有。

讨厌，她说，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呢。

你误会了，我边说边拉开冰箱冷冻柜，拿出一盒冰棍模具。乖，舌头伸出来，这盒只缺最后一根咖啡味的舌头了。




出差



多数机场候机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哲学家，问完你去哪儿就问你从哪儿来，我说刚从印尼回来，去了一周，正好错过了雾霾最严重的时段。司机笑着说，你怎么不留在当地，这是国内吸够了，出去吐净了回来继续吸啊。我表示无奈，出差嘛。司机摇下车窗，吐了口痰说，满嘴的泥沙，真不适合人类生存啊，我就喜欢你这种刚在外面出完短差回来的，带点烟熏味，泥沙又吐净了，吃起来不会硌牙。




出租车



师傅，我在下面的时候也和你开得一样快，半夜从机场回家，坐在出租车后排的我突然说。

「嘎——」师傅一脚急刹，看着后视镜紧张地声音都抖了，「你说啥？下面？」

「对呀，高架下面呀。」我说。




月下老者



抄近路，正巧要过一片墓地，战战兢兢，初时万籁俱寂，突然叮叮当当声起，吓了一跳，循声前往，月下见一老者手持锤与凿，正在碑石上篆刻，我打了声招呼说，老人家，吓煞我也。见有人来，老人放下手中活计，回道，失礼失礼，老朽闲不住，活儿没完，歇不安心。来来，年轻人，给点建议，三百年了，老朽我一直写不好自己的墓志铭。




盒饭



我老公想吃掉我，女人凑近我悄悄说道。我瞥了她一眼，一手拿薯片，一手不停地往嘴里塞，一副嗜食如归的表情，腿上放着足有五层高的饭盒。她拍拍饭盒道，喏喏，这就是他每天为我准备的中饭，十年如一日，天天不重样，活生生把我从100斤喂到了100公斤。他最近把厨房扩建了一倍，买了新刀，我觉得他要下手了 。




保时捷



他坐在保时捷副座上狂笑道，刚刚居然有人发微博说我坐的保时捷车撞上了护拦起火，车上两人全部遇难，你说可笑吧！等等，那人怎么知道我现在保时捷上，车上有两个人？啊，还发了车牌号，怎么可能！

他一把将手机扔出窗外，好像手机一口咬下了半根手指，转头对司机吼道：我们被跟踪了！什么，你说你发的？啊——




地道



我觉得自己今天一定能挖出一条道直通办公室，于是扛着铲子出门了，开门即见一堵结结实实的土墙，昨晚挖的通道一夜之间就填上了，严严实实。今天土较松，密度不大，省力，不时挖到一条新通道，应该是别人的成果，我想，如果是同事挖的倒好，可以借道走，当然，只能想想。偶尔会遇见有人也在埋头挖着，就互相打声招呼：挖着呢。对方点点头说：今天PM2.5浓度低，挖挖看。




暖暖



凌晨三点时，她才回家，脱了衣服上床，脚冷得像冰块。迷迷糊糊中，睡眼朦胧的他主动伸腿过去，帮她暖暖。这时，电话铃响了。

他伸手拿过电话，嗯嗯嗯了许久，放下。

她忽然开口问，是警察吧？

对。他答，声音有点颤抖。

哈，她笑，他们找到我尸体了？




地下水



第一次听见咕噜咕噜的响声，我以为是自己半夜肚子饿了，声音第二次响起时，我才意识到，是从客厅传来的，像是饮水机。

莫非我起夜时倒水喝忘了关？翻身下床，开门，看见有个影子趴在饮水机下，凑着嘴，对着饮水机的出水口猛灌。我刚想开灯，对方喊道，莫掌灯，容我再饮一口，地下黄泉水脏了，渴得慌。




冰箱



我一开门，就看见她正盯着我看，目不转睛，我有点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把她的头移开点，拿了牛奶，关上冰箱。




救命



救了个闯红灯的小孩，路人很多，居然没人夸我。众人嚷嚷道，哪有小孩？我说，明明站在我身边，你们看，正笑呢。众人纷纷白眼，说我神经病。我说你们才有病，小孩就在眼前却看不见。这时来了个女人说，恩人，谢你救我儿之命。我顿时得意，转头说，看吧，孩子妈来了，总归信了吧。女人说，恩人啊，你在和谁说话呢？




手扶电梯



你永远不知道脚下的手扶电梯里有什么。我修了三十年，意识到这点时便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并一一标识时间地点。当然，此前错过的已不能记录在册了，仅凭记忆，印象最深的那次，是电梯又停了，我如往常，卸了踏板，发现一口完好的牙齿，死死地咬住了其中一节电梯，我费了大力才撬开这口牙，发现它还带着体温。




你是谁？



睡到一半时有人敲响了卧室门。

谁？我喊道。没有回应，敲门声更急了。

你去开门。女人推了推我。

不去。我说道，我清楚记得进门后反锁了房门，睡前也反锁了卧室门，谁会敲卧室门呢？

别说了，越说我越怕。女人抖出了颤音。

你怕什么呀，我才怕呢，我说道，明明我一个人住的，一个人睡的，你是谁？




石头剪刀布



半夜醒来，全无睡意。愣愣看着床头的镜子，扮了个鬼脸，想逗自己笑，没有成功。于是，无聊和镜子中的自己玩起了石头剪刀布，三局两胜，我赢了，方才安心睡去。




床



左侧躺着睡，感觉右边有人，转个身，右侧躺着睡，又感觉左边有人。心慌意乱之下，爬下床，钻进床底睡，密闭狭窄的空间多少给人些安全感。虽然同样感觉床上有人，但略略宽心。睡了一会儿，忽然惊醒，家里的床落地放，并没床脚，哪来床底?




阳台



醒来时身体散了架一般，好像昨晚睡去后从一万五千英尺高的现实狠狠地摔进梦境里。昏头昏脑，泡了咖啡，煎了蛋，热了土司，吃着早餐，门铃响起。我仿佛看见门铃的每个音符都飘在空中，不停游荡。门铃一刻不停，铃声里有一股不屈不挠誓不罢休的气势，我起身开门，是警察。他敬个礼，说道：对不起，昨晚有人跳楼，尸体落在你阳台上，一夜了。




空调



鬼魂出现的时候，周围的温度会急剧下降，于是，我瞥了一眼身后的空调，出风口的百叶里面有双眼睛正盯着我看。




这个杀手



每天早上起来杀几个人，溅一身血，坐公交回家，边上的大爷都会关心地问，工作真辛苦啊，起这么早。我说，是呀，干我们这行只能起得早，溅一身血都来不及擦。全车的人都笑了，你真幽默。由此可见，一个杀手，干完活，买一罐红漆随身带着多么重要。




家宴1



「妈妈，今天吃爸爸还是弟弟？」妞妞问。「爸爸吧，」妈妈说，「爸爸的肱二头肌腌得有点久了，我怕时间再长些，会咸。」「可我不太喜欢爸爸的肉，太肥太老了，不容易嚼，我正在换牙呢，」妞妞不太高兴，「还是弟弟的肉嫩一些，我可是从小抱着他，吃起来特别有感情呢。」




家宴2



妈妈捧出一大罐烟灰，那是她收集的。爸爸抽了十几年烟，如今，所有的烟都散了，只留下爸爸一对黑乎乎的肺，和这么一大罐烟灰。妈妈让我把爸爸的大腿拿来，她要做最拿手的秘制卤味了，烟灰能带来最十足的烟熏味，这是直接在火上怎么熏都熏不出来的独特味道，妈妈和我都很爱吃。




爸爸到哪儿了？



「妈妈，爸爸到哪了？」

「到胃了吧，我想。」




舌吻



吻我。女人说，法式的，缠绵的，食髓知味的。

男人没有说话，因为舌头很忙。良久，唇分，女人望着男人的脸，表情像是鱼突然发现海水是甜的一样。

我爱你，虽然我们只是初见，足矣。女人捧着男人的脸说，盘古开天辟地也就那么一斧头而已，吴刚天天在月宫砍桂树，也不见得能赢得嫦娥芳心。

何况，你的舌头尝起来这么美味，女人边说边嚼。




12:00。实习生



一

每天中午，53楼都有一个女人，准时12:00点，端一碗黑色的面去茶水间，放进微波炉，加热5分钟，不多不少，然后默默地坐到小房间内埋头吃完，一声不吭，只有唰唰的吸面条声。

黑色的面细而有韧性，顺滑，有光泽，女人吃面时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即使是热得满头大汗，也从来不见她擦上一擦。

从来没见过有人与她一起吃饭，因为传言她碗里的不是面，是人的头发。

也是中午12:00，胖男人照常站起身，从背包里拿出盒饭去茶水间，微波炉前一个女人在热面，胖男人排在身后，看着女人齐腰的长发，颜色很黑，像是全世界的乌贼每天闲着没事时就围着她的头发吐口水的黑。

叮一声，女人打开微波炉，拿出面。是黑色的，胖男人心想，与我饭上淋的红色浓酱很配。

嘿，见女生转身看着自己，胖男人主动打招呼道，你知道吗，为了让我的背包里面能维持在一个特定的温度，我没少费工夫，因为血这东西，一定要在合适的温度下过一夜，之后拌饭才浓稠够味，你只需稍一搅拌，就能均匀包裹在每一粒米上。

12:00，对新来的实习生来说，是准时开饭的时间，她严格按照第一天上班时自己贴在座位上的时间表起身去热饭。

茶水间里，一男一女并排坐着，女人埋头吃面，男人埋头吃饭，不发一语。实习生放入饭盒，关上微波炉，默默数到一百零八，然后取出饭盒，坐到那一男一女对面。

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说，头发好，又黑又亮。

男人也抬头看了一眼说，血色好，又红又润。

俩人继续埋头吃。

胖男人吃完饭，站在微波炉前，问来热饭的女同事借吸管。

问了三个女同事都没有，他并不放弃，依旧笑吟吟地问第四个——那个每天中午饭后必点超大杯美式咖啡的女同事点点头说有，问他要粗的还是细的。

男人说，细的吧，我肺活量大，怕一口气就给吸光了。女同事笑了，转身找了一根细吸管给男人，男人打量打量手里的吸管，又看看女同事，嘿嘿一笑道，你的颈动脉可真细啊。

二

两天后，中午12:00，53楼，部门里最帅的男人起身去热完饭，往常全是女人热热闹闹的茶水间空无一人，他没有多想，一个人坐下，埋头吃着，因为他知道，过一会儿，世界会以自己为中心开始运转。

12点过后，女人们开始陆续起身去热饭，看见他在茶水间，并没像以往一样围上去，而是端着盒饭，一脸厌恶地走回自己的位置，狠狠地咬筷子，好像今天这顿饭，只有筷子能吃。

贱男蠢！有女人低声咒骂道，大白天的，居然在公司茶水间里明目张胆坐在女人的大腿上吃饭，太无耻了！那女人一脸满足地舔着他的头发吧？恶心透了！

已经两天没来上班的实习生依旧准时起身去热饭，她脸色很差，靠着墙站，浑身无力，连指头都懒得动弹，唯有两片精疲力尽的嘴唇微弱地动着，念叨着数到一百零八。

那些正在自己位置上将对最帅男人的愤恨集中发泄到盒饭上的女人们，看见实习生一脸倦意，一步重似一步，好像每一步都费尽了全力，走回位置，不由感慨当年。只有新来的同事愤愤不平道，太不把实习生当人用了，为啥从早到晚要背着个女同事到处走？！

没人理会。

午夜00:00，53楼仅剩还在伏案加班的实习生，她终于忍不住疲乏，趴在桌上休息，心里还没数到一百零八，像沉入黑魆魆的海底的黑色铁箱一般的睡意就此袭来。

从早上一直背在背上的女同事，站在身后，拿着一把橙黄色的塑料梳子，轻轻地拎起实习生的头发，仔细地梳理，嘴里细声念叨着，一梳到头，一梳到头。

第二天中午，准时12:00，从昨晚一直趴在桌上睡觉的实习生「嚯」一下站起身，走到微波炉前，有女同事正在排队转饭，她静静等在后边，不时冲着关心她说加班辛苦的同事们笑笑，反应略迟钝，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同事们看着她手里的空饭盒有点意外，并没多问，热完饭便进了茶水间。

你知道微波炉的工作原理吗？实习生突然问道。最后一个热完饭的女同事正打算将微波炉让给实习生用，听到问题愣了一下，摇摇头。

主要是利用物体内水分子的运动产生的热量，实习生边说边盘头发，人体内就有超过70%以上的水分。

说完，实习生打开微波炉，将头伸了进去。




地铁1



地铁里，老人家见我在看书，便说，读书人，帮我看看，老眼花了，这字也潦草，我既看不清也看不懂。他递来一份医院证明，我看着，好像昨晚有一万条蚯蚓在这张纸上跳过迪斯科。我摇摇头说，抱歉老人家，每一个医院的每一个医生都属于单独一个文字体系，他们就靠这个吃饭，我实在看不懂，您这是什么证明啊？哦，我的尸检报告。老人说。




地铁2



地铁里，两个女人就美白方法讨论了10多站了，僵持不下，就我看来，她们的方法与自虐无异，有时候女人与苦行僧别无二致，都为一种精神上的虚幻感觉而不停折腾自己的肉体。我怎么会鬼使神差夹坐在她们之间？看她们叽叽喳喳毫无下车的意思，我实在忍不住，伸出手，撩起衣袖说道：美白还是用珍珠粉吧，你看，我的尸斑都照遮无瑕。




地铁3



地铁里，一位大叔抱着一堆纸质的Mini ipad air与iphone 5S坐在我身边。我不得不说，印刷得惟妙惟肖。清明节真是与时俱进啊。我对大叔说道。俱进个屁，大叔愤慨道，烧这些个东西干嘛，过时货，真不懂需求，你不知道乔帮主已经在底下了啊，早更新到iphone 2014了，要烧钱，我拿这些是要还给那个不孝子呢！




地铁4



地铁里新上来的女人肯定爱上我了。不然，这么炎热的夏天，她怎么会这么深情地对我说：哪凉快待哪去！初次见面，就如此体贴，我受宠若惊，只有回以同等的爱，才能表达我内心同样的深情，所以，直到现在，她还在我的冰箱里冷藏着。




地铁5



地铁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她终于有勇气和他说话了。

刚跑完步？她问。

一身跑步服的他点点头腼腆地笑了，抬手抹了一把汗，即使坐上地铁，过了几站，他依旧不停地出汗，应该是跑了很长距离。

你喜欢跑步，我喜欢跑步的人。她也笑了，笑容像是扔了一颗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在湖里泛起的涟漪，吃起来天然咸。




末班车



这是末班地铁了，他边说边握着她的手，深情望着对方的眼睛，好像目光会一直扎到心里最深最柔软的部分。

地铁轰轰驶来，她点点头，闭上眼睛。

吻吧。一旁的我心想，看了看表，才九点五十，离末班车还有半小时呢，俗套的浪漫手法，我嗤之以鼻。

地铁疾驰近身，他猛然一推，她翻下了站台。

果然是末班车，我想。




吃饭



早饭时隔壁桌的男人边吃边对着前面的空椅子说话，谈笑风生，不时起身伸过勺子送去食物，喂空气，好像哑剧。

我示意同桌看看，同桌说，神神叨叨，估计吃药的时候忘记开灯了。

我哈哈大笑，两人边欣赏那男人的表演边评头论足，不亦乐乎。可能太过喧闹惊动了对方，他居然放下餐具径直冲我们走来。

我小声说，如果吵架，我先走，你殿后。同桌白了我一眼说，见机行事，反正我们在国外，装作言语不通即可。话音刚落，男人在我旁边坐下，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你也是中国人？

我点点头，与同桌交换了个眼神，撞枪口上了！

我是演员，对方说，来这边拍电影，灵异片，刚才正在温剧本，与鬼进餐，总是找不对感觉。正巧看到你一个人吃饭，模仿我表演，却自然多了，来取个经。




闪大灯，按喇叭



隔着一百五十米，后面那辆车就开始狂闪大灯了。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对方刹不住车，就是方向盘抱死不能超车，再有就是对方有病。

我看了看车速，80码，在城市里开略有点超速，看了看后视镜，五车道的世纪大道有太平洋那么宽，无边无际，后面只有这一辆车，前面也没有车，何故一刻不停冲我闪着大灯？这是太平洋里的一只小虾米冲着遥远的大西洋里的一条小鱼抛媚眼放电啊，莫名其妙呀。

神经病，我骂了一句，毫不理会，依旧按照自己的速度与节奏继续开着。

对方闪着大灯逼近，然后，一刻不停按起了喇叭。

我没有让，继续开，前面红灯，踩了刹车。

对方绕过了我，停在了边上的车道，我余光瞥了一眼，对方摇下车窗，打着手势让我也摇下，见我没转头看他，开始大喊大叫，我默默调响了音乐，收音机里播着武鸣士的《有素质的人从来不吵架》。

10，9……3，2，1，绿灯，我一踩油门，绝尘而去。

到家，停车，拔了钥匙，下车，看见一只断手卡在右后轮的轮毂处，颤颤悠悠地上下摆动，手指这头拖地，因为摩擦，焦了，只剩下半个指节那么长。




客人



「无论你经过了多么曲折的人生，最后都会成为别人笑话的一部分。」我对新来的客人说道，客人没有笑，也没有回应，面无表情。

幸好我习惯了这种尴尬，还能苛求什么呢？我素来笨手笨脚，大事小事动辄搞砸。即便如此，客人们也从未投诉过我，连些许报怨都没有。

比如上次，我买了一包最爱吃的红烧牛肉面，刚倒了开水，就一跤绊倒，整碗泡面披头盖脸浇到一位常客头上，泡面覆在他的秃头上，像极了新长的卷发。我忍不住笑抽了，他一声不吭，搞得我很不好意思，看着他脸上与脑门上烫褪了一层皮。满心愧疚的我拿起筷子，边夹边吃，多少没有完全浪费了这碗泡面。同时，默默感恩自己能在殡仪馆工作。




电梯



最在意你体重的陌生人，可能就是一起乘电梯的人。

我看见那个胖子急匆匆跑进电梯，电梯上下顿了顿，有女人小声尖叫了一下，又归于平静。胖子额头上都是汗，站在他身边的人下意识地挪了挪，黏糊糊的胖子总是惹人厌。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抹了抹，然后将湿了的一面翻到里面，重新放回裤兜。

「进了电梯的人，是否都到了他们想要去的楼层？」胖子突然开口，打破了电梯内的封闭的寂静，「你们看看大楼，再想想电梯的形状，多像胃，功能也近似，负责大楼的消化系统。」

我和大家都沉默了，良久有声音小声嘀咕道，「没吃药吧。」

「嘿嘿，」胖子耳尖听到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其实我的同行是专门开药给人吃的，不过送到我这里的人，基本就不需要吃药了，鄙人姓解，是法医。」

电梯停了，门开了后，外面是一堵墙，坑坑洼洼，水泥质地。

「嘿嘿，莫非我们被埋在地下了？」胖子没心没肺地笑。

我看见有人伸手摸了摸墙体，坚硬，冰冷。啪一声，那人摸上墙体的那刻，电梯门突然合上，像是易怒的野兽正张口打着哈气居然有人不知好歹伸手摸它的舌头一样，一口咬下，速度之快，容不得反应，直接将那人的手一截两段。

那人应声倒地，断腕处血流如注，众人瞠目，呆立当场，一时无措，只解法医当即抽出皮带，捆扎在那人上臂下段，随后脱下上衣，紧紧包住伤口，血渐渐止住的同时，众人才回过神来。

没人敢说话，电梯里只有伤者不住的哀嚎，在密闭的空间里，声音如此具体，尖锐地垂挂在半空，密密麻麻地扎进众人心中。

「耶稣在上，今天是13号，星期五，」脖子上挂着醒目的十字架的女人说道，语气平平，没有波折，好像数学课本上的一条直线，「耶稣在上，我本来不打算出门的，你们不觉得今年黑色星期五特别多吗，仅半年就出现了三次，一月、四月与七月，不过放心，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我们遇见了，出事了，困在18号电梯的18层，是幸还是不幸？」

她苦笑着，语气越是平静越是让人感觉心中泛凉。「别说了，」解法医打断道，「他失血太多，不送医院，活不了。」我们看伤者，果然面如金纸不再呻吟。

有人拿出手机，无信号，有人查看电梯求救电话，没反应，正忙着，忽的顶灯一暗，电梯猛地一晃，动了。

电梯剧烈地晃动，有人尖叫，有人摔倒，我像是罐头里的午餐肉一般无奈，未来是配泡面还是夹汉堡，完全身不由己。电梯不上不下，就是有规律地晃动着。众人渐渐适应了晃动的规律，站稳的站稳，坐稳的坐稳，这时解法医又笑了，「电梯调振动模式了？」

黑暗中，还真有人也笑了。「这节奏，是最炫民族风吧？」笑的人回道。

灯亮了，电梯停了，我们看见电梯地板上撒了满满一地的饺子皮。

何以有人上班带着这么多饺子皮呢，我想？

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蹲下身，一一捡起饺子皮，戴十字架的女子也蹲下帮忙，不一会儿，饺子皮捡完了。

「该有两三斤吧？」十字架女子问。

「我包里总是装着两斤饺子皮。」蓝色工作服点点头，「这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你开东北饺子店吧？」

「不，我是电梯修理员。」

有人怪叫一声，「不早说，电梯坏了你怎么无动于衷。」

「无能为力，」蓝色工作服挠挠头，「我是修手扶电梯的。」

我们泄气了，有人开始找身边的人闲聊，有人干脆找个地方坐着玩手机游戏，我默默地看着大家，等着不知何时会来的救援。

只有解法医与十字架女子守着伤者，不停地为他擦汗，喂他水喝。

「你们知道吗，我们城市的手扶电梯损耗率，比我们现在坐的这种电梯还高。」蓝色工作服谢了十字架女子后，有意无意地说道，「好像城市里的人得了『不坐手扶电梯走楼梯会死综合征』一样，即使几节楼梯，都不想走。」

「手扶电梯像是一种隐喻，一遍又一遍地循环着，能消磨世间一切坚固的存在，我每次修手扶电梯，都能在电梯下发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有笔、钱包、胸花、纽扣、假牙……这些东西何以进去我不得而知，我开始有意识的一一收集这些东西，既然每一种东西都以非此不可的意志坚持着固执地想让人发现它，重见天日，我就应该尊重它们。」

「不然，它们就此消失了，无影无踪，时间一刻不停，记忆被遗忘抹去，存在还是不存在，同样无足轻重，只剩下手扶电梯一般的世界在轮转。」

「绝大多数时候，作为手扶电梯的维修者，我都建议人们走楼梯，尤其是胖子，他们都极危险，也急需锻炼。手扶电梯承重差，体重过重就容易沦陷在崩溃的梯级里，落入铰链，变成一丝丝的肉屑，再坚硬的骨头，都成碎末，重新卡在梯阶的缝隙中，夹在后来者的鞋底带走，散落各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总是带着两斤饺子皮，万一手扶电梯瞬间崩塌，像搅肉机般将上面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吞没，变成一堆肉糜，这么丰富的饺子馅，我可不愿白白浪费呢!当然，这也是我坚持走楼梯的理由。」

众人眼光怪异地看着蓝色工作服，渐渐地散开。

「变态。」又有人嘀咕道，听声音应该就是之前说解法医没吃药的那位。

蓝色工作服没有继续说话，这时，电梯门，嘎吱一声，被撬开了，有消防员模样的人探头进来，问，「有人受伤吗？」

众人赶紧说有，将伤者抱到门前，门完全被撬开，消防员迅速抬着伤者出去抢救，所有人陆续出了电梯门，各自散了，只留下我依旧待在电梯厢壁上的镜子里，看着空空如也的电梯。




泳镜



我戴上泳镜一头扎入池中，水面上片片落红，应是方才那阵疾雨骤降打落的凤凰花，随意游去，起，伏，呼，吸，抬头出水，眼前即是瓣瓣艳红，花虽谢，却正妍，埋头水中，池底是月光斑驳，微微轻摆，似在舞动。

我穿桥过洞，沿池前行，此处曲径通幽，有别于一般规整的泳池，更像座园林中的水道，兴致一起，我潜下水去，翻转身体，想隔水观月，只见眼前一片血红，一对红色眼珠正紧贴着泳镜瞪着我。

这对眼珠，就这么浮在我的泳镜前面，紧贴着，咕噜噜地转着，好像要找到一个合适地角度看我。

我欲张口惊呼，池水灌入，惊惶失措中浮上水面，也不知呛了多少水，拼命划水上了岸，却见满池子的眼珠子载浮载沉，一颗一颗红艳艳的，哪是什么凤凰花瓣。

正失神，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膀，瞬间我一身的鸡皮疙瘩全部隆起，好像一只受惊的刺猬。

一回头，是酒店服务生。

这么晚了，您还游泳？他露出八颗牙的标准微笑，我们酒店泳池十点后一般不开放的。

池里有眼珠！我惊魂未定，指着泳池喊道。

什么眼珠？服务生边问边探头看了看泳池，只有凤凰花瓣啊。

啊，我再看泳池，确实还是凤凰花瓣，哪有什么眼珠。

见鬼了，我默默地想，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足，这回是彻彻底底撞邪了。

是我眼花了，我讪讪一笑，扯下头上的泳镜。

服务员一把抓过我的手，盯着手上的泳镜问道，请问您这泳镜那里来的？

刚刚去泳池边的服务台拿浴巾时借的。

谁借给您的？晚上就我一个人负责泳池，刚刚我去了厕所，没见您来啊。

不可能，那个服务生说，这是他刚买的泳镜，既然我晚上想游泳又忘了带泳镜，就先借我用了。

他长什么样？可能风大，服务生有点发抖。

就记得左嘴角有颗痣。

服务生突然松开我的手，颤声说道，之前有人戴着这副泳镜去游泳，走到池边滑了一跤，人摔进了泳池，头磕在了池边，当场死亡，因为是脸着的地，泳镜陷进了眼窝中，挖出来时，眼珠子整个就嵌在了泳镜里，那个人，左嘴角就有颗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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